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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监利”客户端

余好静，学生时代偶尔打打篮球和乒乓
球，进入不惑，连续两辆代步自行车被“梁
上君子”牵走，干脆步行上下班，好在不算
太远，早中晚四趟，这一走就是二十年。退
休后，体检发现血糖偏高，本着“管住嘴，迈
开腿”的原则，开始散步。

散步与上班时的步行当然是有区别的，
上班时穿街过巷，径捷为上，事多时紧，来去
匆匆，即使沿途有风景也无暇欣赏，纵然驻
足，也不过惊鸿一瞥。而晨昏散步就不一样
了，在这暂住的城市三环之外，有湖泊湿地，
河流池塘，林成片、花满坡，远望有山，近看
有水，可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以
春看桃李芳菲，夏赏“接天莲叶”，可以深秋

“枯荷听雨”，冬陪“梅花傲雪”。走过一年四
季，在路边看到舒展的野菊，撑起白绒绒小
伞的蒲公英，月季攀爬着围栏，蔷薇垂下瀑
布般的花帘，墙角的紫花地丁开成星子，即
使踏雪寻梅的时候也可能意外地发现寒风
中含笑的茶花，至于百花盛开的春天，那就
更是目不暇接了。脚步丈量的不只是路，更
是一场与自然诗意的邂逅，那些鲜活的色
彩，那些变化的芬芳，总能让心底的褶皱被
温柔地抚平。

一山一水，一花一木，风霜雪月，花鸟虫
蝶。沿途的风景，无不自带诗意，有时心有
所动时便留下四言八句。

路边的花当然大多是易栽易管理的常
见花卉，不过有些还是很有些名气的，比如

“四君子”中的梅与菊，尤其是菊花，虽然不
是那种供展览用的名贵菊种，但夏菊、秋
菊、寒菊，一样都不少见。去年，小区不远
处一坡地就新种了一片黄金菊，转角处另
一坡地则是长叶蝴蝶草，可喜的是当年栽
种当年开花，至秋依然灿烂，她们与原先的
松树、丛竹、杨柳等交相辉映，既为一旁的
荷塘锦上添花，也为我的散步增添了一个
新的地方，曾经欣喜地为她们写下：

不与群芳竞暖柔，
孤标冷对万木秋，
长依五柳松为友，
更抱寒香醉九州。

春节前一场大雪覆盖了那片黄金菊，由
于面临北坡，寒风裹着积雪将她们深埋在雪
下，原以为她们挺不过这个寒冬，可随着冰
消雪融，春回大地，她们又重生了，如今盛
夏时节她们依然盛开。

有时想想，菊花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为何在花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呢？比如“花中
隐士”的雅称，“十二客”中占有“寿客”的位
置，诗词中也常用菊花比喻品行高洁的人。
菊被赋予了高洁隐逸、淡薄名利、超然物外
的文人精神，五柳先生的“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不知撩动过多少文人的心。菊花除
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是重要的民俗符号，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
重阳齐山登高时就将这一符号艺术化而流
传千古。此外，古代“菊”字曾作“穷”字讲，
意思是一年之中花事到此结束，所以才有唐
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的
说法，百花凋谢，唯菊独放，叫人如何不“偏
爱”呢！

可见名花之名除了外在特质，本质上是通
过历史、艺术、民俗等长期文化建构的结果，使
之从自然植物升华为情感的载体和价值观的
符号。而普花的文化意义则多停留在直观的
审美层面，更贴近自然属性，这种名与非名的
区别更多的只是人类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权重
罢了。

如果说菊花象征隐逸、高洁、超然的品
格，那同为四君子之一的梅花则象征坚忍、
自强、奋勇的精神。现在春天开放的美人
梅、红梅等比较多见了，小区就有几棵很漂
亮的美人梅，不过感觉还是不及寒梅，除了

因为与桃李樱杏等同时争艳并无特别优势
外，大约既缺少“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
枝俏”的坚韧，也没有“遥知不是雪，为有暗
香来”的孤傲，更少了“梅须逊雪三分白，雪
却输梅一段香”的文化内涵吧。

去年大雪后的正月初四，雪才开始融
化，有同学就在江滩公园拍梅花照，依林傍
水的寒梅好像全然没有刚经历过大雪的摸
样，开得依然精神，将梅花的傲雪凌霜、清高
孤傲的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不由得在照片
下留言：

依林傍水长精神，
疏影横斜醉客身。
腊尽忽逢千树雪，
江滩早报数枝春。

说实话，梅花诗是最不易写的，无论是
梅花的自然属性还是梅花的文化属性，古人
都写完了，也就我们这些不会写诗的人才敢
四言八句，反正是朋友间的微信体。

古人不光写尽梅花诗，描写梅花的雅趣
也不少。北宋时期文学家和隐士林和靖饱
读诗书却不愿做官，以采药、种花、捕鱼自
给自足。中年时，他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种
下三百六十余棵梅树，以梅为伴，以鹤为
友，酌酒吟诗，留下“梅妻鹤子”的典故，可
见爱梅之深。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彭玉麟，书
生从戎，秀才将兵，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
人，官至兵部尚书，六十多岁仍请命出山抗
击法军，一生功劳卓著，却六次辞官，写下

“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的诗
句，以梅托志。他在石钟山建造形如梅花的
梅花厅，四周植梅，并在梅花厅中立下为官
不收礼、不受贿、不徇私的“梅花厅誓言”，
临终时依然惦记着梅花，题诗“一生知己是
梅花，万幅梅花报春晖”。

小区除了春梅，也有几株樱花和杏花。
这几年客居在此，杏花似乎知道我是客，年
年提醒早回家，因为杏花开时，就是我该回
老家为先严先慈扫墓的时候了。今年清明
前，连续几天风雨，飘落的杏花将树旁那段
小径铺成了杏花道，也随风飘满了池边的水
面，小雨时，擎伞漫步，写下《雨中杏花》：

轻寒漠漠掩柴扉，
细雨蒙蒙湿翠微。
节近清明花半坼，
素英沾雨逐波飞。

杏花有知，次日雨停，我踏上了返乡的路。
不知为何杏花没有被列入名花之列，甚

至未能入选宋代文人张敏叔的《十二花为十
二客》中，其实杏花还是很美的，也很有文
化底蕴。看看她的几个雅称就知道了，比如
作为春季的信使而获得“孟春客”的美名，
作为二月的代表性花卉，“杏花月”成了二
月的别称，当她与江南烟雨结合，被美称为

“烟雨客”，而雅称“玉雪肌肤”更升华了杏
花的洁白如玉与清丽气质，唐代科举放榜时
正值杏花盛开，因而又被赋予美好寓意的

“及第花”，谁可以与她比肩？好在古人并
没有慢待杏花，“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
寒杨柳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一段好春藏不住，粉墙斜露杏花
梢”，诗人们谁忘得了杏花呢!

三国名医董奉更将杏花升格为一个行
业的标杆。董奉少年时发奋钻研岐黄之术，
学成后周游天下，以医术治病救人,据说途
经今安徽凤阳，看到当地因战乱贫病交加，
十分同情，便在凤凰山之南的小山坡上住下
来。他根据当地的地理气候，鼓励人们在荒
坡上种植杏树，但人们一时未能接受，他便

“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
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
株，郁然成林”。后来杏子成熟时，规定凡
买杏者不必通报，留下一斗谷子，自行取走

一斗杏，他再将谷救济灾民。董奉去世后，
杏林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至今杏林仍是中
国医界的代称，人们用“杏林春暖”和“誉满
杏林”称颂医生的品质高尚和医术精良，医
家也常以“杏林中人”自居。

像杏这样有文化属性的花都未能纳入
名花之列，那路边、小区、花圃、窗台几乎随
处可见的蔷薇和月季，也就只好列入普花系
列了。当然普花依然是有文化意义的，只不
过更贴近自然属性。

蔷薇是蔷薇科蔷薇属部分植物的通称，
主要指藤蔓蔷薇的变种及园艺品种。蔷薇
喜欢阳光，亦耐半阴，较耐寒，耐干旱、耐瘠
薄，早开者可在三月间，次序开放，可达半
年之久。可见蔷薇适应性强，花期长，难怪
比较常见。其实从唐诗宋词里也能看出这
一点，“倚墙当户自橫陈，致得贫家似不贫”

“莫嫌村巷蔷薇野，春晚犹堪取次看”，唐人陆
龟蒙和宋人倪龙辅的诗告诉我们，蔷薇在贫
家也可以“自横陈”，在村巷一样可以“取次
看”。蔷薇的确普通，的确常见，的确亲民。

孙子就读的幼儿园的马路对面有个小
区，从围墙窗中看到沿墙种有不少蔷薇和月
季，常常有那么几枝耐不住墙内的寂寞，从
窗户探出头来，看看墙外的风景，看看我们
这些等幼儿放学的家长们。有时随风摇曳，
好似在打招呼，去年秋天为此写下四句作为
对蔷薇和月季的回礼：

小萼摇风破绿棂，
红绡蘸露蕊黄轻。
原知九月催寒紧。
犹向晴窗探秋清。

很多花都有别名、雅称，蔷薇也有，比如
别名蔷蘼、刺蘼、刺莓苔，雅称野客、雨薇、买
笑花等。其中“买笑花”的雅称还与一位皇
帝有关，据《贾氏说林》记载，上林苑中栽培
有蔷薇，汉武帝与宫女丽娟在园中赏花，时
逢蔷薇始开，态若含笑，武帝叹曰“此花绝胜
佳人笑也。”丽娟戏问：“笑可买乎？”武帝
说：“可。”丽娟便黄金百斤，作为买笑钱，以
尽武帝一日之欢。“买笑花”从此便成了蔷薇
的别称。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间隙，看看微信，发
现有同学在炎夏的早晨游园并拍到了盛开
的蔷薇，便“看图说话”留言，作为此文的一
段插叙：

幽亭寂寂柳荫浓，
炎夏噪蝉少花红。
最是多情千瓣紫，
几枝轻摇送晚风。

同属蔷薇科的月季与蔷薇、玫瑰被称为
中国蔷薇三姐妹，她们都比较常见。月季因
一年四季开花，更多见于花圃和普通人家的
盆栽，其雅称为月月红、四季花、长春花、斗
雪红，还有胜客、瘦客等很有文化气息的名
字。宋人张耒说：“月季只应天上物，四时
荣谢色常同。可怜摇落西风里，又放寒枝数
点红。”看来今人喜欢，古人也很高看。

去年初冬，晚上外出散步，路过一个已
经拆迁后的区域，周围围着栅栏，一角还残
留有一栋荒芜的小楼，不知是当时拆迁时最
后使用过，还是想作为以后开发时的临时用
房而特意留下的，旁边有一条废弃的小路，
我经常散步经过，从未发现有人进出。那天
突然看到一位老人在寒风中踽踽独行在那
条小路上，转了一圈回来，老人还在那儿，觉
得有些奇怪，便走近聊聊，原来老人以前就
住在这儿，“今日路过，进来看看。”老人一边
说着一边指着不远处几株稀疏的月季说：

“这是我种的，不想还活着，大约等着我吧，
我走时带回去。”看老人有些睹花伤感的恋
旧神态，就劝说道：“天冷，这里光线又差，您
早点带她们回去吧。”与老人辞行后，一路
走，一路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中，想那老人、

那月季、那曾经的邻里、那过去的岁月，回家
后写下：

荒园寂历草萋萋，
废圃空余旧槿篱。
雨蚀颓垣苔色重，
霜凝幽径屐痕稀。
曾偕邻叟承晓露，
今伴寒禽送晚曦。
瘦客未改春时性，
犹向朔风展玉姿。

东坡先生说：“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
占四时春。”老人的月季就像东坡先生的《月
季》一样，即使长时间没有人护理，知道“寂
寞开无主”，也依然独自在冬天奋力开放。
好在月季等到了老人，老人重逢了月季，我
想那月季大约寄托着老人的一段美好生活
吧。

月季的花色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常见以
红色和粉红色为主，家庭盆栽多为这一类，
但黄、白、玫瑰红都有，甚至还有紫、橙、蓝、
绿和黑红，当然那些少见花色已登上大雅之
堂，属于名贵之列了。

一次，在微信群里就看到了一张摄于公
园的黄色月季照，在周围红色月季中显得非
常亮眼，甚至有些张扬，于是为这份张扬写
了四句：

花期每到便张扬，
占尽千红更著黄。
不与姚黄争富贵，
长伴玉骨散清香。

月季也是有故事的，二百多年前，中国
的朱红、中国粉、香水月季、中国黄色月季四
个品种，经印度传入欧洲时，正在交战的英
法两国为保证月季安全运送，竟然达成暂时
停火协定。后来与欧洲蔷薇杂交、选种，法
国青年园艺家弗兰西斯经上千次杂交试验，
培育出“黄金国家”新品种，此时正值二战爆
发，便将新品种寄往美国，又经美国园艺家
培育出新一批品种，其中一种命名为“和平”。
一九七三年，美国友人欣斯德尔夫人和女儿
一道，带着欣斯德尔生前留下的对中国人民
的深情，手捧“和平”月季送给毛泽东主席和
周恩来总理，这个当年远离家乡的月季使者，
环球一周，又回到了它的故乡，留下了一段
佳话。

几年来，散步走过小区内外，路旁塘沿，
河岸湖边，看到的当然不只是杏花开后菊花
开，月季“更与梅斗雪霜中”，常见的花还有
很多，有的零星，有的成片，有的精致，有的
随意，有的是园林工人的栽培，有的则是鸟
与风的功劳。好花知时节，依时恰恰开，李
花、梨花、樱花争艳，玉兰、杜鹃、荷花竞放，百
子莲、乌蔹梅、马丁香、木芙蓉不开自香，
萱草、月见草、蝴蝶草、车轴草各有芬芳。

人在饱暖之后，就会有更多精神层面的
追求，花草装点生活，不只是停留在美丽的
自然属性上，更有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融入了人的习俗、艺术与修
养，乃至信仰和精神的追求。

如今，都市的大街小巷被精心布置，小
区庭院为花卉装点。乡村的房前屋后既有
桃李杏梅、梨枣桑槐，更有田野稻花、油菜
花的花海连天。一年四季，或春日繁花似
锦、夏日荷塘映日，或秋日金菊傲霜、冬日
寒梅凌雪，当然不止是花，如茵绿草、金风
杏黄、白桦披素、枫叶醉红，都无一不为生
活增添一抹温柔与浪漫，让日子多些温馨与
诗意。

“时光不语，缱绻成诗”。人的一生，酸甜
苦辣、喜怒忧思，各有各的日子，不是风花雪月
才是景，并非远方才有诗，人间烟火，也能一
日三餐皆成诗。

我不擅长写诗，但有时会用“四言八句”的
日记体，将凡人俗事，熬出点点诗意，记录生活。

疏影横斜醉客身
□ 戴 明

平潭看海
□ 曹玉治

第一眼
第一眼看到的大海

在平潭的凌晨，比我矮十三楼
海浪不凶，像一串串小鲫鱼

向岸边涌来，想给不速之客按摩
渔船，像被遗弃的孩子

横七竖八，等着我去抱养
海风太轻，吹不醒它们的梦

正如，那么厚的蔚蓝
也涂改不了，我的沧桑

而这一切，可能都是假象
大海的骗局，天空都难以破解

李小跳
我努力唆使李小跳

像看哪吒那样，认真看海
想顺手牵羊，偷出一首小诗
我引诱他说：“大海帅不帅？”
他不屑一顾：“哪有我帅！”

童年无忌，在 68海里的键盘上
李小跳乱弹琴，奇怪
涛声的节奏，居然

没有嫌弃乱石的乐感
时逢潮落，沙滩戏海

李小跳得寸进尺，外婆很急
他说：“不急，让我再等一个浪”

喂大海
蚂蚁般的过客

从四面八方爬过来
喂大海一口

喂男人，一个波涛一根硬骨头
喂女人，一朵浪花一生蓝眼泪

喂悲欢离合，潮涨潮落
喂江山社稷，碧波万顷

本人一介书生，囊中羞涩
只能给大海，喂几个枯瘦的汉字

和几片，历史的天空

猴研岛
像苏东坡的念奴娇
更像余光中的乡愁

68海里，是一根最短的血管
随便破点皮，血就流到了台湾
面朝大海，家人担忧我的背影
其实，我只想，用苍老的忧愁

兑换，游子回归的笑容
女儿靠在席慕蓉的诗上撒娇

她很想，和诗人的那棵树，一起开花

女儿情
女儿曹艳，是平潭看海的总设计师

她的思路很简单：“大海很大，里面全是海水”
她对李小跳说，海水也喜欢跳

她对李圣兰说，海水是高三的蓝墨水
她提醒老妈：“海水很咸人，像盐水”
她煽动老爸：“海水很浪漫，像情诗”

由远及近，我偷拍了女儿的温柔
境界欠佳，远不及，海上生明月的

一滴泪水

背 影
在乱石上看海

总有跳下去的冲动
我使劲把目光推向远方

想在海天相接处，安放余生
大海嫌我太轻，轻过一朵浪花的童年
天空嫌我太痴，痴过一只孤雁的惆怅

海风劲吹，涛声频频点赞
它们旁若无人，爱得死去活来

我含泪的抒情，买不起一滴海水
对平潭诸岛，我只奉献背影

这人世间的至亲，莫过于父亲、母亲、儿
女亲。无论年龄有多大，父母在，人生就有归
处；父母不在，人生就只剩归途。如今，虽然
年过花甲，但每当看见同龄人父母健在，有爹
娘叫，心中那种失落与羡慕之情便油然而生。

或许是母爱的慈祥与细腻，较之严厉的
父爱，容易撩拨儿女情感的那根弦，这些年
来，我给予母亲的文字要多一些。其实，作
为儿女，父亲母亲都一样亲。为此，我应该
写一写已故三十多年的父亲了，以此聊表一
个儿子对父亲的缅怀与感恩之情。

我父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青少
年时代，遭遇了旧中国的兵荒马乱和水患天
灾。值新中国成立之际，父亲成门立户，从此，
用他那并不坚实的肩膀，扛起了家的责任。

父亲深明大义，于家庭苦难中显担当。我
家四世同堂，家大口阔，父亲有兄弟姐妹四人，
他排行第二，上有兄长，下有弟弟和妹妹。他
的兄长苦读寒窗数载，学识渊博，青、壮年时
期，游历于江南的公安、石首、华容等地执教私
塾多年。或因彼时的时局混乱，或为教学之
便，常年将五个孩子放在家里。那时，祖父母
已经上了年岁，姑母也出嫁了，叔父还年幼，抚
养伯父五个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父母的肩
上。随之，我的大姐和长兄也相继出生，这样
我家就有十一口人过日子。在那百废待兴、物
质极度匮乏的日子，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全靠
父母亲操持。尽管体力劳累，生活举步维艰，
但父亲总是任劳任怨。

后来，叔父成家了，原本可以帮衬父亲，
但又遭遇了1954年的特大洪灾，家园沦为一
片泽国。为了生存与生计，父亲和许多乡亲
一样，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徒步奔向荆门
后港。逃荒路上，父亲和叔父沿路做苦力，母
亲和婶娘沿门乞讨，也不知步行了多少个日
子，好不容易抵达荆门后港这片高地，幸遇一

家好心的房东，求得一处废旧的杂物间容膝。
荆门后港镇毗邻长湖，湖中浅水处盛产

菱角、莲藕、高笋、浮萍等水生植物，水中的
鱼虾也很多。安顿下来之后，父亲带着叔父
下湖打菱角、挖莲藕、捕鱼虾，收获的“水中
粮食”除了一家人自给自足之外，剩余的都
拿到集市上去买，然后换得一些简单生活物
资回家贴补。父亲和叔父年轻时都学过皮
匠手艺，寒冬腊月，天气变冷，不能下湖了，
两兄弟或在家做木屐、皮靴、皮鞋，制作大
鼓、小鼓；或肩挑做好的皮具串乡叫卖，还兼
修各种皮具。

客居他乡的日子似乎安稳了，父亲庆幸
大灾之年，你在，我在，一大家子能完整无缺
团圆在一起。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祸福。就在客居荆门后港的第二个月，婶娘
身染沉疴，医治无效，不幸客死他乡。婶娘时
年22岁，丢下了23岁的叔父与两个孩子，堂
兄两岁半，堂姐五个月。一时间，叔父悲痛欲
绝，万念俱灰。婶娘走后，老家的洪水也开始
减退，父亲安顿好一家老幼后，租用一户渔民
的小船，与叔父一起将婶娘的遗体运往老
家。一千多里的水运路程，父亲不辞辛劳，忍
饥挨饿，日夜兼程，向家的方向狂奔。当小船
进入内荆河时，远远看见婶娘的娘家人在码
头上等候。还未等小船到岸，岸边响起了撕
心裂肺的哭声。小船到岸了，父亲、叔父、婶
娘的兄长，三兄弟抱头痛哭。父亲泣不成声，
对婶娘的兄长说：“哥，是我没有把弟妹照顾
好，我对不起吴家的亲戚（婶娘姓吴）呀！”说
完，两兄弟又一次抱头痛哭。婶娘英年早逝，
魂归故里。父亲与叔父安葬好婶娘后，又原
路返回荆门后港。

上天似乎不眷顾苦难人家，一个星期
后，堂姐因为缺奶水染上疾病，不幸夭折。
幼不更事的堂兄因不见母亲日夜哭泣，堂前

屋后找母亲。父亲无可奈何，只好指着我母
亲对侄子说：“这是你的妈妈”。从此以后，
我母亲一直在履行堂兄母亲的责任，直到
2008年，八十岁的母亲离世。

年轻的叔父历经了丧妻与失女之痛，一
下子苍老了很多。作为兄长，父亲不忍自己
的手足这么年轻就孤身一人，于是就托当地
的房东给叔父说媒。在好心房东的极力撮
合下，叔父与一吴姓的丧夫之妇重组家庭。
这样，父亲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下了。叔
父虽然续弦了，但重组家庭或多或少有一些
矛盾，世上有几个后妈能容得下继子呢？为
了减轻叔父的压力，我父亲只好把三岁不到
的堂兄带回老家抚养。

堂兄来我家后，我父母视他为己出，生
活上，只要我们兄弟姐妹有的，堂兄必定
有。我母亲除了给予堂兄生活上的照顾，最
重要的是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慰藉，让他渐渐
从丧母之痛中解脱出来。以至于后来堂兄
上学读书、成家立业，我父母尽到的责任都
是父母对亲生儿子应尽的责任。

光阴荏苒，流年似水，我的父母操持着一
大家子，历经了农村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
社、战胜三年困难时期等社会主义建设。我
的几个大堂兄、大堂姐也相继成家立业，父亲
为了娶亲嫁女不知耗费多少精力。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中期，我也出生了，父亲当年38岁。
我的降世，父亲既喜又忧。家庭增添人口固
然是好事，但父亲肩上的担子更沉了。

父亲吃苦耐劳，在贫穷中隐忍。从我记
事起，父亲总是不停地忙碌着。忙碌于田间
地头，忙碌于家庭琐事，忙碌于谋求生计的路
上。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计划经济时
代，寻常百姓家解决温饱都很难。人口不多
的家庭，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还能维持生活。
而我家人口多，劳力少，每年都是超支户。靠

工分分得的口粮，只能维持当年的生活，每到
第二年开春，家里的米坛子就空空如也。为
了让一大家子过日子，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
每年在农闲的冬天，就结伴去长湖打菱角、挖
藕，以贴补一家人的生活。因为身体长时间
被冷水浸泡，风寒进入了体内，父亲落下了风
湿病，到了中晚年，有时关节痛得寝食不安。

为了让孩子们长身体，父亲总是忍饥挨
饿。常听堂兄、堂姐们说：“二叔吃饭的时
候，只要锅中的饭不多了，他就不吃了。”夏
天日子长，父亲在田间耕地，母亲每次要堂
兄、堂姐送去的粑子、饼子，他都不曾吃过，
都要堂兄、堂姐吃，还叮嘱她们：“不要让你
们二婶知道。”后来，母亲还是知道了，责怪
父亲为什么不顾自己的身体？父亲还是那
句话：孩子们正长身体，再苦也不能苦孩
子。母亲只好含泪地说：“你是家庭的顶梁
柱，你的身体垮了，几家的孩子更没有依靠
了。”父亲含泪地点了点头。

因为当年一次又一次的挨饿，以至于后
来父亲刚刚进入六十岁就患上了食道癌。
无情的病魔折磨了父亲两年多，最终在1990
年5月，父亲带着不舍和无奈，痛苦离世。

父亲的一生很平凡，平凡得像门前的椿
树，巍峨、挺拔，用伟岸的身躯顶起一个多灾
多难的家，为家人遮风挡雨。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爱凝
重而沉默，与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淳厚深沉。

每当回忆父亲，我总是泪眼婆娑。父亲
的许多片段和故事，总是那样苦涩而温馨地
演绎在我的心灵深处。让我一次又一次体
验到人生的凝重，生命的苦难，还有那至纯
至美的亲情。

记忆深处，父亲那佝偻而坚定的背影，
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在我的心中永远定格
成一幅难忘的画面。

怀念父亲
□ 李珍文

夏桐柏新著

《长望水云间》出版
□ 彭桂生

近期，湖北省作协会员、监利作家夏桐柏又出版了一部由
中国现代作家出版社付印的散文集——19.2万字的《长望水
云间》。此书收录了个人文稿 54篇，共编录为云水娇、和云
翥、云水长、云水吟、云水情、云水恋、云水谣等 7辑，分为事
物、风物、人物和景物四大类，一目了然，井然有序，充满着无
限的气韵之美、思维之美、灵性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其
文笔清新质朴、笔触细腻独特、情趣高雅别致、意蕴隽永纯正，
充分表达出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强烈愿望
和浓郁情感。

夏桐柏原在监利县广电局和县电视台担任领导职务，退
休后勤学不怠，笔耕不辍，锲而不舍。其撰写的新闻报道、通
讯、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散文等文学作品经常在央视及省市电
视台、全国知名刊物网络媒体上刊登和播出，在“中国当代散
文精选”等全国性征文大赛中，30多次荣获各等级奖励，作品
曾入编十多部文集，他个人先后出版了《闪光的纽带》上、下
卷和《窗缘五十年》《走向远方》等文集。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理事；《青年文
学家》杂志社理事；南国文学社副主编等。


